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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孝精神影响下徽州舒氏支祠御前侍卫厅门楼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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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御前侍卫厅门楼形制独特，在徽州地区常见“五凤楼”基础上两侧各加楼檐，组合形成“真七假九”

门楼形制，其形制独特、砖雕图式丰富，是研究徽州门楼设计意识的典型范例。御前侍卫厅门楼设计意识萌

生的社会背景表明建筑的形制与装饰深度根植于权力与知识的关系中。以多重视角出发，运用知觉空间理论

与图像学理论对御前侍卫厅门楼的门坦空间、立面空间、图像程序三方面进行分析，提取门楼设计中蕴含的

空间关系和图式意象，探索御前侍卫厅门楼的设计意识，挖掘徽州古建筑中传承的家国精神，为现代建筑的

营造提供历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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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Design Consciousness of the Gate Building of Imperial Guard Hall of the 
Shu family Ancestral Hall in Huizhou Under the influence of Loyalty and Filial Piety

WU Rong，YUAN Qinxue，LU Xiaobiao
（College of Textile Engineering and Art，Anhu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Hefei  230036，China）

Abstract：The gate tower of the Imperial Guard Hall has a unique shape. On the basis of the"Five Phoenix Towers"commonly seen 

in Huizhou，the two sides are added with eaves to form the"true seven and fake nine"gate towers. Its unique shape and rich brick 

carving patterns are a study of Huizhou gate towers. A typical example of design awareness. The social background in which the design 

consciousness of the gate tower of the Imperial Guard Hall was born shows that the form and decoration of the building are deeply rooted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wer and knowledge. Starting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using perceptual space theory and iconology 

theory to analyze the gate space，facade space，and image program of the gate building of the Imperial Guard Hall，extract the spatial 

relationship and schematic image contained in the gate building design，and explore the imperial guard The design consciousness of the 

hall gates taps the spirit of family and country inherited in the ancient buildings of Huizhou，and provides historical experi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buil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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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建筑在历史因素与人文风情的浸润中，

被赋予丰富的文化内涵。从《周易》的观点来看“形

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文化可视为隐喻

的意象的道，建筑是寓于形体的器，两者构成了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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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依存的系统。[1] 建筑的营造也贯彻着中国传统

造物“器以载道”的思想。以多元化的视角对中国

古建筑进行研究，有利于揭示蕴藏在其中的政治及

知识体系，使隐匿于建筑背后的政治性、社会性、哲

思性得以彰显。回归到建筑营造的初始状态，从典

籍中梳理古建筑设计的社会性基础，是理解古建筑

设计意识的可由途径。中国古代有关建筑设计的

理论性表述多集中在礼乐思想的论著中，《周礼·考

工记》作为第一部关注建筑设计的古籍，以标准

化、模数化的文字记录了王城建筑的营造规范。而

“周礼”的核心则是为人的礼义道德 ，即“为人君，

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

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2]“父慈、子孝，兄良、

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2] 这

里以君臣、父子的关系为主干，又以臣、子的责任或

义务为重点，“忠君”思想与“孝亲”意识，既紧密

联系，又相互为用。[3] 以《礼记》中“五止十义”的

伦理规范为基础，从徽州御前侍卫厅门楼空间模式

与图像要素信息中，提取门楼设计中蕴含的空间关

系和图式意象，为现代建筑的营造提供历史经验。

御前侍卫厅位于黄山市黟县九都屏山村，始建

于清雍正年间，因当地舒氏子孙舒琏在杭州救驾有

功被御封为四品带刀侍卫，雍正皇帝特许建立的九

檐式门楼。舒琏为表达孝道，降低了此门楼的建筑

等级，最终建成的门楼呈七檐形式。为实现九檐形

式，门楼两侧的耳门上又设屋檐，形成了御前侍卫

厅门楼独有的“真七假九”形制。明清时期，门楼

形制根据建筑等级制度受到严格的限制，徽州人尊

崇儒学的思想也为门楼的形制、装饰风格带来了一

定的影响，强调形制的秩序性与装饰的象征性。

1  御前侍卫厅门楼设计意识萌生的
社会土壤和历史根源

建筑的形式深度根植于权力与知识的关系中，

深刻反映出时代的政治制度、社会生活和文化内涵。

门楼形象不仅反映了户主的社会地位及经济条件，

同时也蕴含着中国传统历史文化，故而对御前侍卫

厅门楼的研究必须建立在对其历史背景剖析的基

础上。清代徽州地区由于徽商发展带动经济提升，

门楼的营造技艺以及装饰水平都有很大的提高，但

同时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徽州宗族以及新安理学

思想也约束着门楼的营造。（图 1）

图 1 御前侍卫厅门楼营造背景

1.1 “贾而好儒”的物质与精神基础

清雍正年间，正是徽商发展最为繁盛的时期。

徽州商人崇尚儒家文化，《歙县志》记载“商人致

富后，即回家修祠堂，建园第，重楼宏丽”。徽州建

筑宏丽但又有等级之分，尤其是牌坊式门楼。牌

坊的等级分为四类，由高到低依次为“御制”“恩

荣”“圣旨”“敕建”。御前侍卫厅门楼属于“恩荣”

门楼，是皇上对有功之臣的赏赐，有皇恩浩荡、荣及

乡里之意，皇上恩准后需地方自筹出钱建造。[4] 御

前侍卫厅门楼形制高大、装饰繁复，代表着至高的

荣耀，但修建这样一座精美的门楼需要充足的资金

支持，正是由于徽商繁荣发展带来的经济，才为御

前侍卫厅门楼的建造提供了物质基础。

徽州人民按照忠孝、仁义等儒家思想文化来规

范自己、教育子孙，事业有成的徽州子孙回乡兴建

祠堂时将儒家思想深深融入其中，儒家文化对徽州

建筑的风格发展提供了方向。徽州建筑在这样的

社会环境中建造起来，将徽州人“知忠义、晓荣辱”

的观念以建筑实物的形式表现出来。御前侍卫厅

门楼的设计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导致了门楼的空

间尺度与装饰的设计中蕴含了丰富的儒家文化。

御前侍卫厅门楼在屏山村又被称为“忠孝门楼”，门

楼虽形制高大装饰繁复但是其中包含着丰富的象

征意义与文化内涵，体现了建造者追求忠孝双全的

精神世界。

1.2 以“礼”为基础的宗法和等级制度

中国传统建筑的发展中，“礼制”一直深深烙

印其中，《礼记·坊记》曰：“夫礼者，所以章疑别微

以为民仿者也。故贵贱有等，衣服有别，朝廷有位，

则民有所让。”[5]表明建筑形制反映居者身份。“礼”

的意识融入大部分的建筑制式中，无论是内容、布

局、外形都是“礼制”做出的安排，在构图和形式

上以能充分反映一种礼制的精神为最高的追求目 

的。[6] 礼制具有制度与文化的双重性，自西周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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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制结构具有高度的稳定性，已经内化成为社会

成员的集体意识，成为社会成员共同的文化认同。

自古以来历朝历代都有相关的文献明确规定了建

筑的等级制度，《周礼·考工记》中记载“天子城高

七雉，隅高九雉。公之城高五雉，隅高七雉。侯伯

之城高三雉，隅高五雉。都城之高，皆如子男之城

高。”[7]对城垣的高度进行了等级的划分。《明史·舆

服四》中对明代百官第宅形制做出明确规定，清朝

沿袭明制，《清律例》规定：“一二品正门三间五

架，三至五品正门三间三架，六至九品正门一间三

架。”[8] 在《中国古建筑名词图解辞典》中对门楼

的词解为“门楼往往体现了建筑的等级和规格”[9]

因此祠堂门楼在建造时其形制、装饰受到等级制度

的约束。由于舒氏宗祠光裕堂为七檐门楼形式，御

前侍卫厅门楼形制在建造时由皇上恩赐的九檐形

式降低到七檐形式，正是因为舒琏在考虑到皇上恩

荣的同时也考虑到家族礼法。在“礼”制的影响下，

徽州建筑显现出严谨的等级秩序。

2  忠孝双全：御前侍卫厅门楼的门坦
空间组织

《道德经》中“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

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老子提出的物

质实体的“有”和实体所构空间的“无”是辩证统

一的，但又彰显“无”的概念，以此揭示了空间是建

筑的本质。[10] 建筑的目的是创造一种人为的空间

环境，为人们活动提供场所。门坦空间是指祠堂

外的开敞空间，不同于民居门前的街巷空间，祠堂

门前的门坦空间多为开阔的广场，便于族人聚集及

举行公共活动。祠堂的门坦空间多为矩形，是由周

围民居围合形成，根据风水学的观点来看，祠堂的

门坦空间有“聚气”的作用。御前侍卫厅属于舒氏

支祠，在建造时充分考虑到国家、宗族礼法，体现忠

孝之情。御前侍卫厅的门坦空间近似直角梯形，空

间开敞性强，同旁侧街巷空间的封闭性形成对比，

但又由于周围民居的围合将御前侍卫厅的门坦空

间界定在一定的范围内，总体来看其门坦空间还是

封闭的围合界面。从空间对人的心理影响方面来

看，空间是可以被感知的，日本著名建筑师芦原义

信指出空间基本上是由一个物体同感觉它的人之

间产生的相互关系所形成。[11] 人在不同的空间里

有不同的心理活动，徽州祠堂是徽州人序昭穆、辨

长幼的地方，是联系族内血缘情感的纽带，是宗族

里最为神圣之地，所以在空间的营造中要凸显其重 

要性。

随着宗族成员数量的不断增加，徽州祠堂也逐

渐发展出等级顺序，分为宗祠、支祠、家祠，不同等

级的祠堂在建造时依循宗族等级制度严格执行。

黟县屏山村御前侍卫厅属于舒氏支祠，在祠堂等级

中仅次于舒氏宗祠光裕堂。在宗族等级的影响下，

徽州人民以“孝”为出发点，以宗族礼法约束自己

的行为，在祠堂的营造中章法有度。经过实地测量，

御前侍卫厅门坦面积 S1 ≈ 169.02 m2，光裕堂门坦

面积 S2 ≈ 205.26 m2。（图 2）通过两者门坦空间

面积比较可以发现，御前侍卫厅门坦空间面积小于

光裕堂，在空间尺度中突出了光裕堂宗祠的地位，

体现出舒氏子孙对宗祠的敬重。

黟县屏山村御前侍卫厅的门坦空间除了在尺

图 2 御前侍卫厅与光裕堂门坦空间面积比较

a）御前侍卫厅门坦空间面积示意图 b）光裕堂门坦空间面积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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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体现忠孝之情，在门坦空间的青石板铺设上也

融入了舒氏子孙传承的忠孝意识。屏山村舒氏族

人在一代代生活途径中形成了集体记忆，塑造出舒

氏族人的景观意象，反映出舒氏族人长期以来积淀

下来的设计意识。屏山村大部分祠堂和民居门前

都有一组“回”字形青石板，寓意“回家”，经商人

家门前“回”字寓意家里亲人期待子孙平安回家，

当官人家门前“回”字寓意期望子孙常回家看看，

期望子孙衣锦还乡荣归故里。“回”字形青石板

经过屏山村舒氏族人独特的情感活动被赋予特殊

的含义，形成具有共识性的风景意象。屏山村御前

侍卫厅为舒氏支祠，在其门坦空间中却没有铺设

“回”字石板，而是用“一”字形石板。这也恰是舒

琏表达对国家的忠心（图 3）。据舒氏族谱记载，

舒琏离开家乡赴任后，为国建功立业直至殉职在岗

位上也没有回到家乡，后被追封为正二品大员。在

对中国古代造物观的研究中，造物制器接近于表征

“道”[12]，建筑营造也是如此，舒氏族人通过青石板

不同形式的铺设，所塑造的景观意象是为了凸显群

体认同和个体意识的重叠。屏山村御前侍卫厅门

前铺设一字形石板，象征效忠国家之情，具有增强

宗族凝聚力的作用。

徽州地区宗族发展始终贯穿着“孝”的观念，

屏山村御前侍卫厅虽由皇上恩赐但仍然属于舒氏

支祠，身在外乡的舒琏官职虽高却时刻牢记自己是

舒氏子孙，建造支祠也是希望可以让后人牢记自己

的身份，知往鉴今，约束族人行为。御前侍卫厅以

建筑实物的形式留传下来，将“忠”“孝”精神在舒

氏子孙中代代传承。

3  真七假九：御前侍卫厅门楼立面空
间秩序构建

中国建筑建造着重布置之规制，“古之政治尚

典章制度，至儒教兴盛，尤重礼仪。”[13] 在等级制

度森严的封建社会，无论是建筑宅第还是日常用具

皆有等级之差，官民之别。古籍中明确规定的建筑

的形制、规模都反映了森严的等级制度，具体数字

便是等级制度的符号。御前侍卫厅是皇上因舒琏

救驾有功特赐的九檐门楼，在古代“九”是封建等

级中最高的一等，代表着皇上的尊严和权威，由此

可见御前侍卫厅承载着舒氏的荣光也展现了皇权

的威严。在御前侍卫厅的立面空间形式上，正面为

三间四柱五楼檐，两边八字墙上各有一楼檐，两侧

圆拱门上各有一楼檐，门楼总体呈九檐形式（图 4、

图 5）。通过屏山村御前侍卫厅门楼立面图可以看

出，中部门楼七檐处装饰华丽，屋檐采用飞檐形式

并配有鱼吻。而最外侧两边屋檐为平檐且无复杂

装饰，通过简与繁的对比，让两部分空间有了独立

性，使御前侍卫厅门楼给人们七檐门楼形式的第一

印象，所以该门楼又被称为“真七假九门楼”。其

独特的立面形式显示了舒琏的忠孝之情。舒氏宗

祠光裕堂立面形式为五间六柱七檐门楼，御前侍卫

厅为舒氏支祠，在宗族礼法规定中建筑等级不可逾

越宗祠，但皇权亦不可忤逆，在此情况之下舒琏建

造这座真七假九门楼，既不欺君又遵从家族礼法。

舒氏家族也通过这样的建筑立面形式教育舒氏子

图 3 御前侍卫厅与光裕堂门坦空间石板类型比较

a）御前侍卫厅门坦空间“一字石板” a）光裕堂门坦空间“回字石板”



第 2 期 79吴蓉，等：忠孝精神影响下徽州舒氏支祠御前侍卫厅门楼设计意识探究

孙牢记自己是舒氏后人，坚守孝道之心。

图 4 御前侍卫厅门楼

图 5 御前侍卫厅门楼线描稿 

图 6 御前侍卫厅门楼立面空间三维线稿

图 7 御前侍卫厅门楼立面空间测量示意图 

表 1 人在围合空间中的知觉感受

D/H 观察建筑情况 空间感受

D/H ≤ 1/2 只可观察建筑细部 空间压迫感强

1/2 ＜ D/H ＜ 1 观察建筑细部 空间感觉压迫

D/H=1 观察建筑细部 转折点，空间感适中

1 ＜ D/H ＜ 2 观察建筑细部 空间产生远离感

D/H=2 可观察到建筑整体 空间围合感弱

2 ＜ D/H 可观察到建筑整体 空间远离感强

徽州屏山村御前侍卫厅立面形制高大，经实地

测绘得出门楼高 H1 ≈ 10.53m，仪门前门坦空间轴

线长 D1 ≈ 9.28m，（图 6、图 7）根据芦原义信的空

间知觉理论（表 1），通过确定的建筑高度（H）与

相邻建筑间的距离（D）的关系观察发现，以 D/H=1

为界线，当 D/H ＞ 1 时，空间给人以远离之感，当

D/H ＜ 1 时，空间给人以压迫之感，当 D/H ≤ 1/2，

空间的压迫感很强，当 D/H=2 时，可以观赏到整

个建筑物。[11] 在御前侍卫厅空间中，若族人站在

仪门前轴线最远处，算得 D/H 的最大值约为 0.88，

在此轴线上，族人越向前靠近御前侍卫厅门楼，

门楼给人的压迫感便越强，当移动到 D2 ≈ 5m 处

时，门楼立面空间给人的压迫感很强，会让人产生

一定的心理压力。象征皇权的“恩荣”牌匾立于

门楼最高一级，牌匾立于门楼高约 6.378 m 处，牌

匾高约 1.005 m，取视觉中点 H2 ≈ 6.88 m，则 D1/

H2 ≈ 0.74，这时族人可以较为完整的观赏到“恩

荣”牌匾，并且通过向前移动，“恩荣”牌匾会带来

越来越强的压迫感，以此来树立国家的威势。古徽

州人通过立面空间的营造，将传统礼制赋予建筑实

体，正如御前侍卫厅门楼的立面空间一样，借建筑

表达国家、宗族的威严感，显现忠孝之情。

4  秩序性与内涵性——御前侍卫厅
门楼中的图像程序

4.1 御前侍卫厅门楼的图像配置

营造者在对御前侍卫厅门楼图像进行设计时，

“在哪里设计图像？”是建筑装饰的第一步，这类

似于中国画创作“经营位置，则画之总要”[14]，由此

可见图像的配置对建筑装饰整体具有统领性作用。

图像的配置对于装饰母题而言，起到了构架的作

用，若想图像主题寓意表达丰满，其位置结构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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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分明。

依照此逻辑对御前侍卫厅门楼进行考察，门楼

上的砖雕图像可分为四个层次，门楼宽度逐级向下

增加（图 8）。第一层由顶部屋檐至上额枋部分组

成。该部分以“恩荣”牌匾为主，两侧各刻有云雾

和龙，双龙盘旋在“恩荣”旁，向外两侧部分留白四

周围绕回字纹。第二层为上额枋至下额枋部分，上

额枋以锦地浮雕的雕刻手法在两侧刻如意头加十

字别，中部铺地刻卍字纹，其上雕刻有麒麟，嘴衔如

意。中部为“御前侍卫”牌匾，左侧刻有小字“龙飞

雍正丁未年舒琏立”，匾额左、上、右三侧刻有双龙

戏珠纹样。匾额中部左右两侧横向雕刻仙鹤、喜鹊。

下额枋部分同上额枋的图像设计相似，两侧雕刻的

如意头加倾向 45°十字别相比上额枋更紧凑，更

加凸显中部双狮滚绣球砖雕图案。下方雀替雕刻

以卍字纹为底的辟邪兽，中间为四枚圆形门簪。第

三、四层为左右对称结构，与第二层额枋形式一致，

由于横向长度较短只雕刻如意头，底纹上雕刻鹿

纹、鱼纹等祥禽瑞兽纹样。并且在第三四层的下方

墙体刻有连续反复的“卍”字纹。门楼每一层次最

外侧都雕刻以花卉为主体的锦纹，以四方连续的结

构竖向连续排列，使得每一层次更加分明（图 9）。

屏山村御前侍卫厅门楼图像配置注重秩序感，

（表 2）除了表达母题的兽纹外多次采用卍字纹、花

卉锦纹和如意纹。三种不同特性的纹饰交织于一

体，矩形中结合轻盈的流线形，形成繁复、流畅的视

觉效果。在面积较大的额枋部分，卍字纹作为底纹

使用以此衬托主体图像，流畅、舒缓的如意头向主

体图像左右两端伸展，连接了图像主体和层次边界

的空间，起到了过渡的作用。御前侍卫厅门楼图

像配置构成秩序感又富有形式的变化，有“相间得

宜，错综为妙”的装饰格局。

表 2 御前侍卫厅门楼图像配置

层
次

图像配置

兽纹 卍字纹 回字纹 如意纹 花草纹

Ⅰ 云龙纹 周边围绕
外侧花卉

锦纹

Ⅱ

麒麟纹
龙纹

双狮纹
辟邪兽纹

卍字纹铺底 周边围绕
如意头 +
十字别

外侧花卉
锦纹

Ⅲ
鹿纹

辟邪兽纹
鳌鱼纹

卍字纹铺底、墙
面大面积卍字纹

呈四方连续
周边围绕 如意头

外侧花卉
锦纹

Ⅳ 鳌鱼纹
万字纹铺底、墙
面大面积卍字纹

呈四方连续
如意头

4.2 御前侍卫厅门楼的图像母题

御前侍卫厅门楼的装饰图像源自清朝时期的

装饰传统与徽州地区的造物观念，“文官为禽纹，

武官为兽纹”的规定使得御前侍卫厅门楼的砖雕

图像以麒麟、狮子等瑞兽为主，门楼上图像内容具

有中国装饰艺术“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普遍性，

装饰母题以祈福、求祥的纹样符号为主。

图像学指出“艺术是反映精神实体这一不可

见世界的手段”，艺术家以一种视觉表现的形式特

征体现出特定时代和地域独有的审美观念、精神价

值和世界观 [15]。门楼上的图像以视觉符号的形式

存在，同时也是时代文化的象征。循此思路，前文

已经介绍了在前图像志阶段，门楼图像自然的主题

内容，此后在对御前侍卫厅的图像志分析的基础之

上，进一步挖掘门楼图像中蕴含的象征意义。

图 8 御前侍卫厅门楼层次划分 图 9 御前侍卫厅门楼图像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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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前侍卫厅门楼第一层仅出现龙这一动物纹

样元素，既象征皇恩又以表忠心。从图像志的阶段

来看，即对于属性和约定俗成的主题内容的分析。

在古代中国，龙是皇家建筑运用最广泛的建筑图

案，“麟、凤、龟、龙，谓之四灵。”[16]。御前侍卫厅

门楼上的龙纹仅出现两次，分别在“恩荣”匾旁和

“御前侍卫”匾上，这两枚匾额都是由皇上御赐的，

是皇权的象征（图 10）。从图像学阶段来看，即对

于内在含义和象征性价值的分析。御前侍卫厅门

楼砖雕第一层次雕刻简单，仅以雕刻双龙的形式突

显“恩荣”匾，而龙腾云雾的形象，寓意盛世，是政

治清明的表象，唯一的龙纹也包含了舒琏对皇上的

一心一意，表现出舒氏祖先对皇上的忠诚。

从图像志的阶段来看，麒麟嘴衔如意，又称

“麒麟献瑞”有开运吉祥之意，双狮滚绣球寓意风调

雨顺、平安吉祥。并且将狮子雕刻在门楼中间可以

保护和抵御邪恶，守护支祠。而匾额两侧的仙鹤、

喜鹊，表达吉祥安泰，平安长寿之义。故而御前侍

卫厅门楼第二层雕刻祥禽瑞兽具有辟邪化灾、祈福

求吉的作用。从图像学阶段来看，第二层砖雕代表

了舒氏家族的威望。麒麟是懂得仁善的灵兽，它含

仁怀义，尊贵威仪，常作为对杰出人物的褒奖，狮子

为百兽之长，是权力与威严的象征。麒麟、狮子纹

刻于“御前侍卫”匾上下，是对于舒琏这样杰出的

舒氏子孙的赞扬也肯定了舒琏为提升舒氏家族威

望做出的贡献。

第三、四层雕刻的鹿纹谐音“禄”，鲤鱼腾浪寓

意科举及第、金榜题名。下方墙上的“卍”字纹，卍

在梵文中意为万德吉祥之所集，卍字纹作为一定历

史背景下发展而来的纹样，因为符号简单却内涵丰

富在徽州建筑的装饰中十分常见。倾斜的卍字纹重

复连续组合，虽然只是简单的四方连续但给人威严

肃穆的视觉感受。从图像学阶段来看最后一部分门

楼砖雕显示出舒氏祖先对子孙的期望，希望舒氏后

人以舒琏为榜样成为品德高尚、孝家忠君的人才。

屏山村御前侍卫厅门楼最高一层的图像以

“忠”为主题进行配置，其后三层则以“孝”为主题

置于中心，在空间顺序的表达上，首先是表现国家

的威严，其次展示家族威望，最后表达对子孙的期

望，并通过门楼上砖雕图案的象征意义提醒族人国

家与家族的重要性。

a）御前侍卫厅门楼“恩荣”砖雕

b）御前侍卫厅门楼“御前侍卫”砖雕

c）御前侍卫厅门楼麒麟砖雕

d）御前侍卫厅门楼双狮戏球砖雕

图 10 御前侍卫厅门楼砖雕大样图

5  结语

通过对古建筑门楼实物与相关文献古籍资料

相互印证，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状况，并对御前侍卫

厅建造的历史背景进行分析，发现徽商为徽州建筑

发展提供经济基础，影响徽商的儒家文化引导了徽

州建筑的发展，而“礼制”思想则是约束徽州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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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制、装饰的主要因素。从建筑空间及建筑装饰两

个角度出发，结合清代的皇家律例及徽州地区的宗

族法规，对御前侍卫厅门楼的门坦空间、立面空间、

砖雕图案三个方面进行分析，探索出御前侍卫厅

门楼中蕴含“忠国君、孝宗族”的设计意识。在古

徽州地区，强调“修身、齐家”的徽州理学对徽州建

筑的影响深远，“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

本在身”，这种由国到家再到身的训导，将“家”与

“国”的核心理念展现在徽州建筑上，以此来影响子

孙后代树立家国观念、遵守等级秩序，方可家齐，家

齐而后国安。研究表明，徽州屏山村御前侍卫厅门

楼的营造过程中，在空间和装饰上都展现出建造者

忠、孝的设计意识以及徽州人民求家族兴旺、国家

安定的美好愿景。提取门楼中空间组织结构内容、

传统审美意象要素，凝练出门楼中蕴含的“忠孝”

意识，潜藏的家国精神，为现代建筑的营造提供历

史经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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